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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誉父亲王钧为抗联悍将。
父亲的确英勇善战，身先士卒。 长

期的对日残酷斗争还造就了他临危不
惧，转危为安的本领。因此他的战友们
也称他为福将。父亲从一个农村的青少
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
英雄，靠的是他那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强
烈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
概，对党说一不二的忠诚和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当然他的成长离不开党组织
对他的培养和教育，离不开各级领导和
战友对他的信任和提携，如冯仲云、李兆
麟、冯志刚、王明贵等。

打鬼子连连晋升
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那个年纪他们已经参加了共产党
创立的汤原少年先锋队。1933年，由于
他有文化又勇敢，锯电线杆子，贴标语任
务完成得好，很快他就被送到共产党的
游击教导队接受军事训练。后来就成了
共产党创立的汤原游击队最早的队员之
一。因为他机灵，在游击队中父亲总是
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比如在敌人饭桌间
给游击队发战斗开始的信号，摸伪军岗
哨，徒手夺日本指导官的枪等。就这样，
因为他一向作战勇敢，很快就升为班长，
排长，连长，营长。到 1936年，父亲刚刚
22岁，就得到抗联第六军军部领导的赏
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抗联第六军军部保
安团政治部主任。1937 年他参加了攻
破汤原城的战斗。为了与关内党中央和
红军取得联系，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线，
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决定西征。父亲率团
保卫六军军部参加了 1937 年的第一次
西征。

除叛徒保后方壮大队伍
由于抗联西征是抗联斗争中最惨烈

的一段历史，父亲常给我们讲抗联西征
的故事。1938年 7月，为保证第二次西
征胜利，西征前，六军参谋长冯志钢派父
亲到二师十一团任团长兼政治部主任并
在第二次西征的部队前打头阵。他们明
知走出深山到平原，前有拦截后有追兵，
空中有飞机轰炸跟踪会是多么的危险，
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征的路程。西
征中每天都有战斗，甚至几次战斗。由
于西征极为艰苦，且有随时牺牲的可
能，很快师参谋长韩铁汉叛变。在师长
被杀，自己被缴械关押，部队被拐的情况
下，父亲逃出叛匪窝，又徒手打跑三只跟
着他的野狼，赶在叛徒之前，连夜跑回后
方报信，挽救了后方和军部。冯参谋长
马上任命他为十二团政治部主任去收缴
叛变的师部和被拐跑的十一团。父亲机
智地在叛徒接近日军接降地约 500 米
时，命令十二团先向鬼子开枪。日军以
为叛徒诈降，开枪将叛徒韩铁汉打死，把
叛军打散。这一仗，父亲不但收回了他
的十一团还收回了师部的人和机枪班。
由于十一团被叛徒裹走已被取消番号，
王钧将十一团的兵补充到十二团。两个
团变成一个团，父亲的十二团实力大大
提高。

出征屡战屡胜
之后父亲参加了抗联六军 12 团和

抗联三路军 3 支队几乎所有重要的战
斗。根据省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从 1938
年冬起，父亲带 6军 12团缴了龙镇附近
讷漠尔伪自卫团和通北县日本开拓团的
马，将部队变成骑兵，率领部队在通北、
德都、北安一带开辟游击区。之后又缴
了南齐岭警察分驻所；何家大泡子伪自
卫团；打了渡边日本守备队；偷袭了孙强
骑兵团。1939 年 1 月 2 日，北满临时省
委成立了东北抗联西北指挥部，以海伦
为界，开辟龙南、龙北两个游击区。父亲
率领的十二团活跃在德都县平原地区讷
谟尔河流域。在此期间，他率领十二团
在德都县田家船口击溃一支 4倍于抗联
的“讨伐队”。击毙日人县长警尉目黑俊
一，活捉德都县伪警务科长刘日升等 25
人，缴获步枪 30 余支。田家船口战斗
后，十二团随第二支队在谷家窑突然被
来自北安、克山、讷河的近千名日伪军警
包围。父亲在此阻击战中机智地指挥战
士运用他首创的平原战壕站术。因为日
军子弹可打穿场院墙，战壕刚挖出的土
也挡不住子弹。王钧命令战士们在场院
外挖战壕并把土放在战壕的后沿上。战
壕的土包不在人的前面但在人的后面。

鬼子的炮兵以为抗联躲在场院内，即便
看到战壕也以为抗联战士在土包后面。
这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力的保护了
自己，打击了敌人，让抗联屡立奇功。之
后父亲率领的十二团担负带领部队突围
的重任。他组织了三个梯队式的骑兵突
击组，从正南方突围。使敌人腹背受
敌。父亲带后续部队扩大突击口。掩护
二支队有序地相继突出敌围。

“今天折你翅膀，来日平原再战！”
1939年 5月，第三路军将袭击嫩江

一号飞机场的艰巨任务交给父亲。父亲
利用嫩江一号飞机场扩建的契机，派侦
察班长史化鹏以劳工身份打进机场，很
快摸清了机场兵力部署情况。飞机场距
关东军 136旅团司令部不到 10公里，而
且东南方向距伪军混成旅也不到六七公

里，两处敌人随时可以聚拢，围歼抗联部
队。 但父亲凭着多年与日伪军作战的
经验，胆识过人，果断命令部队兵分 4
路，留下一个排堵击从四站和科洛站方
面来的关东军，又派一连到机场东北和
西北两个方向堵击敌人，一是堵击东关
地的伪军团，另一个堵击嫩江县城里边
来的敌人。父亲则亲带一队人马，经飞
机场东南方无人区摸入机场，进入跑道
与营区之间。夜半 12点钟，父亲下达战
斗命令。敌人几乎在睡梦中便被抗联全
部消灭。抗联战士先是用刀砍飞机，用
石头砸。后来一架飞机强行起飞，被抗
联战士近距离打着火了。于是战士们一
拥而上，用火点燃飞机油箱，炸毁了关东
军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 8架，毁掉了一
切设备。战斗结束后，父亲还豪迈地在
日军机场司令官尸体旁的墙上写下 12
个大字：“今天折你翅膀，来日平原再
战！”。据抗联老兵讲，在此之前，父亲
还率部打掉了龙镇紫霞宫飞机场，销毁
4架日军飞机。

“英雄的十二团”攻打讷河
父亲的十二团还有许多传奇故事。

最精彩的当属攻打讷河后的一系列胜
利。在 1939年 7月底，父亲率十二团攻
克北兴镇并把缴获的枪支弹药交给地方
组织建立了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之后 ，
为有力地在讷嫩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活
动，打开抗日斗争新局面，冯治纲和父亲
研究决定在 1939 年 9 月 18 日攻打讷河
县城。在讷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尹子
奎、方冰玉等帮助下，探明了敌方兵力部
署并取得城防地图和进攻路线图。部队
分三路直取讷河县城；父亲则率六军十
二团攻打县公署、警务科、城区警察署。
父亲一声令下，十二团立即向既定目标
发起攻击。他身先士卒，带领部队解决
了哨兵，迅速冲入警务科，俘虏了包括警
务科长在内的几十个伪警察。然后，父
亲又率领部队攻取了包括伪警察署、银
行在内的所有进攻目标。战斗结束后，

父亲命令部队换上警察服装迷惑敌人，
捉拿了北大营伪军团长孙成义。十二团
又砸开了监狱，放出关押的犯人，组成
300 多人的队伍。打开了敌人的武器
库、弹药库和军需物资仓库。缴获机枪
5挺，迫击炮 3门，长短枪 300多支，子弹
2余万发，汽车一辆和大批粮食、物资。
天亮后，父亲身穿警务科长制服趁势缴
了孔果伪警察署的武器。之后父亲又以
孔果伪警察署的名义给龙河伪警察署打
电话请求支援。龙河伪警察署马上全副
武装，沿着公路直奔县城。父亲的部队
又用这身伪警察制服缴了龙河伪警察的
械。

攻克讷河县城的重大胜利后，日军
把王钧视为眼中钉，高价悬赏捉拿、暗
杀，派遣大批日伪军围剿十二团。父亲
沉着应战，先后取得唐大火犁战斗、火烧
于屯战斗、三马架屯战斗的胜利。而后，
又率十二团把敌人引到德都县东南的凤
凰山上，先歼灭了日军一个骑兵排，又包
围并缴了 400多名伪军的械，取得了凤
凰山大捷。从此，十二团声名在外，被讷
河一带的群众誉为“英雄的十二团”、“打
不败的铁军”。

攻克山，击毙日军少将
1940年 4月下旬，根据伯力会议精

神，第三路军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
十二 4个支队。父亲被任命为三支队参
谋长。攻克山和三进呼伦贝尔是父亲在
三支队任职期间参与指挥的最辉煌的战
斗。克山县是伪满洲国北安省的“模范
县”，地处北 (安)黑 (河)和哈 (哈尔滨)齐
(齐齐哈尔)铁路线上，是日伪以重兵把
守的县城。城内有伪军一个团，守敌共
约千余人。敌人为防抗联袭击，还在县
城周围构筑了城墙，四门均设有警防所，
派有大批警察把守。日本人吹嘘“铁打
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 三支队确
定智取克山的方针后，父亲与支队长王
明贵先是每天带领部队进入村屯集会讲
演，发动群众。而后，巧妙与敌人周旋，
摆出进攻其他要害的姿态，采取调虎离
山的战术，将驻守克山的日伪军主力引
出。1940年 9月 25日夜，部队经过秘密
行军抵达克山县城，父亲率第三支队第
八大队直冲到中央大街中心炮台，砸开
银行，解放监狱。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
抗联部队“攻破克山县城”。此战极大地
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 10月，第三支队二进呼伦贝
尔途中，袭击了嫩江县霍龙门车站。该
站有一个日本的物资供应站，储备大量
炸药、汽油、被服和粮食。父亲与王明
贵、高禹民研究决定采取奔袭战术。战
斗中，父亲带领直属中队迅速占领车站
北面的敌人仓库，以最快的速度抢运物
资。霍龙门战斗用时 90分钟，俘敌 20余
人，毙伤日军 6 人，缴获步枪 122 支、马
200匹、弹药 2000余发，伪币 7000余元，
以及米、面、服装等物资。

袭击霍龙门后，12月 1日，在阿荣旗
鸡冠山隐蔽休息时，突遭敌人袭击，第三
支队奋力反击，打死日军一少将三浦太
郎。日伪称白桦山事件。

1941年 3月，为解决给养问题。三
支队袭击了东山木营，缴获了 60匹马和
一些粮食。4月，父亲带领三支队又攻
克了辰清。

1941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
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三支队迅速开往甘
南县、阿荣旗等地牵制日军。父亲等第
三次开赴呼伦贝尔地区。此时父亲由参
谋长升为支队政治部主任。 三支队故
意向东北方向前进，造成敌人的错觉，与
前来堵截的敌军在德都北、五大连池西
边交火，并取得了胜利。三支队乘胜继
续向东北进发，打开了嫩江县东边的四
站，消灭了自卫团和嫩江县南大营的一
个伪军连，然后又进到黑河地区，于 6月
23日，袭击了驻守在罕达气金矿的日军
和伪矿警，缴获不少战利品。10 月末，
三支队在茫茫林海里行军 4天，行程 250
公里。11月 1日，成功袭击了中东路支
线二十六号车站，缴获大批物资和战马，
使三支队由步兵转为骑兵部队。

父亲从 1933 年参加游击队到 1941
年，仅仅八年时间从一个战士成长为抗
联三路军三支队的领导。父亲的每一次
晋升都是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他多次
负伤，左腿被打断，耳朵被炮弹震聋，他
身体里折磨他后半生的一些弹片直到他
去世火化后才找到……

抗联悍将 父亲王钧
滨滨

老家的记忆里，村西头那一眼老井不会忘记，吱嘎吱嘎的
辘轳声穿过时光的隧道，渐渐清晰。井沿儿上石板铺成的台
阶，连接着去往家家户户的小路。

爷爷活着的时候说过的话我还记着：太平镇同成兴大院不
吃别人家的水。长大了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自家大院里有自
己的井。可见一眼井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啊，人离开老家到外
地谋生叫背井离乡。就连寡妇改嫁了，算命的瞎子都说：你命
里注定要吃两家的井水。村西头这眼老井的位置，解放前是地
主老唐家的南院套。土改时地主老唐家的土地房子都分给了
农户，后来从互助组、合作社到 1958年 8月成立人民公社，老唐
家的老房框子上盖起了生产队的马圈、牛圈、仓库、粉坊、豆腐
坊，这个院套叫队房子。这眼老井就圈在了生产队的院外，方
便大伙使用。

“牛渴奔井沿儿”。井沿旁，架起一个长长的水槽子，一般
都是一根椴木，中间挖槽，两头一堵，也有用厚木板钉的，用来
饮牛马。太阳下山了，牛马车陆续都回来了，干了一天活儿，牲
口也都渴了，老板子和跟车的卸了车，把牛马直接牵到水槽子
边，摇起辘轳，拎起盛满水的柳罐，把水倒进水槽子，牛马贪婪
地喝起来。有时车路过井沿儿了，老牛不管不顾自个就直接奔
过去，老板子吆喝也不听。每当路过井沿儿和水沟子，老板子
都要下车牵着里套的老牛，挥着小鞭子吆喝，不提前控制老牛，
车上如果装的重载，老牛直接下道喝水很危险，容易翻车出事
故。老牛能喝脏水，路边沟的水也喝，马一般沟子水是不喝
的。当时农村人说谁家的跑腿子着急说媳妇，就用上这句：牛
渴奔井沿儿。

井沿儿也是公共场所，一早一晚，挑水的人多了，放下水筲
拄着扁担唠点家长里短。屯子发生的事，大到老张家二儿子明
天相亲，小到李家老母猪今早下了一窝白羔子，随着穿梭往来
的扁担水筲，一袋烟工夫就传到各家各户。排号挑水的老邻旧
居，熟头巴脑，谁着急有事，谁就先来。遇到老人和小孩，有的
挑不动，一老一小一根扁担抬一水筲。摇辘轳把有危险，要是

“跑排”了，辘轳把子反转回来也能打伤人。往往正在摇辘轳的
把满满一柳罐水先给老的小的水筲倒上，让他们先抬走。谁给
谁先打一挑水，举手之劳事不大，也让人心里热乎。

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去井沿儿玩耍，一不小心掉下去可不
是闹着玩儿的。屯子有句嗑：我咋得罪你了？我又没抱你家孩
子下井！“狼叼猪，狗咬羊，孩子掉井，火上房”，这是说农村的

“四大急”，遇到这其中之一真的够急的了。小时候听过一个民
间故事：旧社会长工三兄弟给地主扛活，哥三个各有特点，老大
爱说俏皮嗑，老二好占小便宜，老三爱干活早收工。新的一年
开始了，老地主给他们哥三个立了规矩说：老大在一年里我不
问你你不要说话；老二你负责赶集给我买东西，越便宜越好；老
三以后无论干什么活儿，天不黑不收工。如果违犯一次扣一两
银子。一晃半年过去，一天老大在挑水时，看见地主的小儿子

掉井里了，他也没声张。老地主儿子不见了就到处找还是没找
到，后来问长工老大，老大说：掉井里了。老地主说你咋不早说
啊？老大说：不是你说的你不问我我不许说话么？老地主哑口
无言。后面的故事还有老二买棺材图便宜买了三个，老三如何
如何……这毕竟是个故事，还是从井沿儿起头的。

东北的冬天嘎嘎冷，滴水成冰，井沿儿特别滑。井口洒水
转圈冻，本来是六边形的井口冻成了一个圈，等冻到柳罐下不
去了，要疏通才行。井沿儿道上除冰和疏通井口，屯子人合起
来说叫刨井沿儿。两头带尖儿的铁镐，还有木头长把的冰镩，
没这两样工具玩不转，人巧不如家什妙。刨井沿儿的活儿原来
是大家轮着干，都很自觉，一家挨一家从东头到西头。也有的
生产队包给一个社员，一冬天给几十个工分。到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刨井沿儿这活儿都让“五类”分子干了，不给工分，这些“地
富反坏右”要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有淘厕所，赶拉粪车，
脏活儿累活儿都让这些“坏人”干。那时候生产队有个大屋子
叫“学习班”，晚上经常搞活动，什么颂扬会、学习会、批判会。
当社员们都到齐了，几个“专政对象”抱着膀，缩头缩脑地躲在
门后。队长或民兵连长高喊一声：把反革命分子带上来！社员
们高喊：打倒 xxx！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
然后低着头的他们几个由民兵押下去，社员们才正式开会。无
论是刨井沿还是淘厕所，这些“黑五类”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
矩，不敢乱说乱动。

1969年隆冬，屯子来了几十个城里的知青插队落户，井沿
儿又有新的故事。本屯子姑娘春莲和知青小牛第一次见面就
是在井沿儿挑水，小牛不会拴柳罐，绳子扣没系住，柳罐掉井里
了。春莲也去挑水，看见小牛正扎撒手傻眼了，她连忙跑回家，
找来“三齿挠子”，帮他把柳罐捞上来了。春莲是大队卫生所的

“赤脚医生”，当时有个电影《春苗》正在上演，春莲也模仿春苗
的打扮，梳着“歪桃”短发，身背红十字药箱，走家串户，打针送
药，待人热情大方，社员都喜欢她。小牛城里干部家庭出身人
长得帅又很机灵，读书看报记笔记，大会小会先发言，还会干点
木匠活儿，属于“又红又专”一类，下乡不到一年就当上了大队
团支部副书记。小牛干活儿擦破点皮，就跑到卫生所找春莲，
抹点红药水“二百二”。春莲也找小牛借书，一借一还，接触越
来越多了。屯子人多嘴杂，有人说春莲和小牛好上了。突然有
一天，大队支部书记找到春莲，拿着春莲给小牛写的信，说小牛
是大队培养的“苗子“，他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你不能干扰
他扎根农村干革命，不许她再和小牛来往。春莲像被打了一闷
棍，当时眼睛都直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人们都说，坛子嘴能扎
住，人嘴是扎不住的，春莲和小牛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咋说的
都有，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没几天，春莲”疯了“，寻死觅活，往
井沿儿跑要往下跳，家里人天天看着她，不得不辞掉了卫生所
的工作。小牛啥事没有一样，还是积极的参加大队的各项活
动，后来又入了党。有一天他和屯里的徐木匠一起干活儿。徐
木匠让他抬小头说：“小牛啊，咱俩虽然都是抬木头，但我跟你
可比不了呀，我要砸死了，就在屯西边乱死岗子一埋就完事
了。但如果是你死了，估摸着你怎么着也得整个烈士，大队咋
也得给你立个碑啊！”小牛讪讪地笑也不出声。徐木匠慢声拉
语又说了：“你没看我让你抬小头吗，别把你压伤了，那可真白
瞎了，你有才，人长得俊，大姑娘见你都疯了。”小牛这时候脸像
巴掌打的一样红，一句话也递不出来了。后来，小牛被推荐上
了中专，知青点里他最早离开了农村。自从小牛走了，现在在
哪也没人知道。倒是偶尔有人念叨起春莲，老人们无不惋惜地
说：春莲那孩子白瞎了，一朵花骨朵还没开就打蔫儿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人世沧桑。岁月的长河湮没了老井，
冲淡了乡愁，每当我在当年的井沿儿徘徊，仿佛还能听到摇动
的辘轳声、水筲的磕碰声……

井沿儿故事
刘晓鹏

我大爷是个剃头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
发师。时间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但大爷的形象
还清晰的印在脑海里。

大爷是个大高个，长条脸，佝偻腰。外出
剃头时，他就挑着剃头挑子走村串乡，挑子一
上肩，他的腰板就显得更弯了。大爷的剃头挑
子其实很简单，一头放个凳子，还有木头箱子，
里面放着那些剃头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生
火炉子，有人形容单思恋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时候剃头摊子不像现在这样考究，招牌
也不醒目，大爷理发的摊子是临时支个帐篷，
一般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屯子理发，就是在
街头巷尾找个敞亮的空地，支上摊子；人民公
社化以后更多的是在生产队的队房子里，这样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更适合于理发剃头，另外
逢集他必去。为了占个好地方，天刚一冒红，
他就赶到集市。我问他为啥去这么早，大爷总
说，咱靠卖手艺吃饭，不能让顾客等咱，如果弄
反盆子，那就等于自己砸了饭碗。正因为大爷
抱着这样的观念，几十年下来他都是如此经营
生意，当然也挣了些钱，第一批在屯里盖起新
房子的就有我大爷，乡亲们眼馋得直流哈喇
子。

理发这活儿看上去挺清闲，其实还是挺累
的。大爷常说，活忙的时候屁股一整天不能粘
座，站上一天两条腿酸疼得就像两根木棍似
的，厉害的时候都失去知觉。每当说起这些
时，他会挽起裤腿让我看他的小腿，只见腿上
青筋暴跳。我说你就不能坐着剃头，大爷说剃
头的也有规矩，剃哪里取什么姿势都有说头。
好比说剃头顶的头发时，身体要往前倾斜，还
要微低前胸；剃耳边的头发时要含胸挺腹，两
脚成马步站定；刮脸时，要弓着身子，收紧背腰

腹部的肌肉，用力轻柔适度。讲这些你就懂得
了理发不能坐着的道理，当然了站着理发也有
展示技艺的成分，更是对顾客的一种尊重。

大爷理发有独到的功法，娴熟的技艺，许
多顾客宁可在这里等上一袋烟的功夫，也不愿
意到别的理发店理发，顾客说，到大爷这里理
发是一种享受。那时候理发不追求什么发型，
年轻的男人剃平头，有点文化的剃分头，上年
纪的干脆剃光头，人们叫它葫芦瓢。

人巧不如家什妙。大爷又有把好剃头刀，
我仔细看过那把刀，钢口闪光锃亮。刀把是筷
子粗细竹子做成，刀刃就像蝉翼，十分独特。
大爷磨刀一般不在磨石上磨，而是在磨披上
蹭，磨披就是把一块牛皮割成五六公分宽的长
条，再背上椅子，牛皮就挺实了，可以在上边磨
刀，又不损伤刀锋，大爷在上面磨刀正七反三，
这样磨出的刀可吹毛立断。我试过几次，从头
上拔下一根头发，鼓起腮帮子往刀刃上吹，那
刀像吸铁石一样头发迎刃而上，立即断为两
截。

正因为大爷有这样一把好剃刀子，理起发
来才得心应手，给顾客一种美的享受。每当他
把剃刀往头皮上一放，头发就贴着头皮刷刷地
断掉，噌噌的声音都能听到，低沉而清晰，就像
挨着头皮吹着一阵爽柔的小风似的，美妙的声
音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酣然入睡。打了一个小
盹儿，头就剃得妥妥的，那真是舒坦。

再说刮胡子，他先抹上一层肥皂沫，再用
热毛巾捂上五六分钟，然后才动刀开剃，他用
拇指和二拇指绷紧头皮，一刀下去整个下巴就
干净了，接着再提刀，就像做按摩一样，给人的
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不仅如此，大爷理发还有许多绝活，就拿
用剃刀掏耳朵来说，那真是够绝。他把剃刀伸
进耳朵的深处，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触到耳廓
痒痒的酥酥的，让人舒服的要死，仿佛坠入雾
里云外飘飘欲仙。

随着时代的变迁，像大爷这样的剃头匠已
经很少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消失，少见这是指
定的了，不免让人有点怀念。

剃头匠
段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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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梅梢（国画） 李凤翔作

就连寡妇改嫁了，算命的瞎子
都说：你命里注定要吃两家的井水。

父亲从1933年参加游击队到1941年，仅仅八年时间从一个战士成长为抗联三路军
三支队的领导。父亲的每一次晋升都是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他多次负伤，左腿被打
断，耳朵被炮弹震聋，他身体里折磨他后半生的一些弹片直到他去世火化后才找到……


